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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唔使問阿桂」的典故，網上流傳着
兩個深入民心的版本——一個針對人物「阿
貴」，而另一個則是「阿桂」。
與「阿貴/阿桂」有關的典故當然是主角的
名字中有個「貴/桂」字；而這個人應身份相
當，若不然其事跡又怎可家傳戶曉呢？
其一說法：
清末廣東巡撫「柏貴」是兩廣總督葉名琛
的下屬。有人說「柏貴」能力平庸，也有人
說因為葉名琛權勢更大，「柏貴」的部下常
常越過他直接向葉名琛上報。
【真實歷史原來是這樣的：柏貴（1793-1859），
原黃旗蒙古人，清朝官員。1858年1月，英法
聯軍攻陷廣州後，為恢復城內秩序，逮捕了兩
廣總督葉名琛，並成立了「聯軍委員會」。柏
貴被軟禁於觀音山，不久後被英法總局復職並
一同管理廣州全城。柏貴也因此成為西方殖民
者在中國的第一個傀儡。為了維持傀儡地位，
柏貴不斷說服同僚放棄抗戰，並為侵略者開脫
罪責。結果，他遭到朝中內外有識之士的強烈
反對，失去了咸豐帝的信任，最後被英法聯軍
鎮壓。他鬱鬱寡歡，於1859年在廣州去世。】
另一說法：
「阿桂」，本名李世桂，是清光緒年間駐
守廣州五仙門的軍官。他貪污腐敗、敲詐勒
索商賈、包庇鴉片賭徒，臭名昭著。後來，
清政府大刀闊斧地整頓貪官污吏，他被岑春
萱逮捕審訊，最終落得悲慘下場，廣州市民
對此歡呼雀躍。
當時，這個故事被改編成一首粵謳《問阿
桂》，諷刺這位貪官污吏；部分歌詞是這樣
的：

唔使問阿桂，阿桂如今實在慘悽。自從被
押日夜咁震巍巍，想起往日何等逍遙，今日
何等閉翳，總係孽由自作，不得運舛時
低……
歌詞中頭一句「唔使問阿桂」，意思是
「阿桂現在遭殃了，不用問，人人都知道他
罪有應得」，反映了當時民眾對他有這種報

應的看法。這句話後來成為常用語，用來形
容某人因其惡行而受到懲罰，情況不必多問
也可想而知。
後人就以上述的典故來作為「唔使問阿
桂」這個話語的考證了。
先不論上述的情節是否屬實，在芸芸歷史
人物中名字中帶「貴」字或「桂」字的可不
少；如是者，征東唐將「薛仁貴」、引清兵
入關的「吳三桂」等均可「堆砌」成「典
故」中的主角。由於廣東話一些俗語和歇後
語都與「諧音」相關，所以筆者也可聯想到
與「貴/桂」音諧的「龜」，「阿貴/阿桂」
的真身也可以是相士用來占卜的「龜殼」
（俗稱「阿龜」）。
如此看來，上述的所謂「典故」的可信度存
在着很大的疑問，而我們亦不可能接受「典故
只是民間流傳、根本無須考究」的說法。
如果是本欄「粵語講呢啲」的長期讀者或
只是剛巧留意到近期寫的幾篇與「阿桂姐」
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文章，到了今期，有人
會看出了一個「鋪墊」的格局——逐步帶引
讀者去探究「阿貴/阿桂」的真身。
說到這裏，或許有人已經知道「阿桂」就
是其中一篇文章提過的「廣西男性/廣西
人」；「唔使問阿桂」其實就是指：

結果明顯不過，有需要問到「廣西」嗎？
意味着「眼前」（就近）已看到了真實狀
況，要問到「廣西」（別稱「桂」）那麼
「遠」嗎？
值得一提，不少人執着上面一首首句為
「唔使問阿桂」的粵謳，而斷定當事人「李
世桂」正是典故的主角；可惜這裏是「應
用」而非「出處」。筆者可告訴大家，是先
有「唔使問阿桂」流傳，又碰巧李世桂有預
期的下場，才有這個「美麗的誤會」罷了！
「唔使問阿貴/唔使問阿桂」在坊間流傳的
典故說明了一點：

幾乎凡有「典故」的都是「虛構」的，大
家應着眼於其「生成背景」而非跟大隊「找
典故」。
筆者從事「辨證粵語語料」多年，所面對
最大的問題是：無論你說得多有「邏輯」，
人們，尤其學術界，仍會「要求」有一定數
量的「文獻」去撐持，所提出的「理據」才
可成立。然而在筆者的認知裏，只要「符合
邏輯理據」，儘管沒有前人、偉人留下的
「文獻」，所述說的仍得以昂然立足於天地
之間。
從廣西女人「阿桂姐」賣布，到使唔使問
到去「廣西」，狀況絕非巧合，而是具貫徹
性的。那還須找根本不存在的「文獻」出來
佐證嗎？於此，大家又是否需要「理性」一
點呢？

李耀輝（義覺） 1985年入道嗇色園，
於 2006 年被委任為首任監院，義務從事
宗教及慈善工作達40年。2016年，獲特
區政府頒授「榮譽勳章（MH）」榮銜，
以嘉許其慈善事業貢獻；2022 年，獲香
港教育大學頒授「榮譽院士」，又於

2025年獲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選為「第六批國家級非物質文
化遺產代表性傳承人」。

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
遺產公約》，提出了「世界遺產」（World Heritage）的
概念，意指罕見而無可替代的文化與自然財富。目前，我
國擁有約60處世界遺產，位居世界前列。其中，敦煌莫高
窟更於1987年被列入為首批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如今更被
視為「一帶一路」文化相通的標誌性象徵。
「敦煌」，這座風沙中的古城，自張騫出使以來，便開

啟了千餘年的繁盛，惜在元明之際漸次沒落。然而，它的
魅力卻跨越時空、超越宗教，使歷代僧侶、道士、學者與
文化人甘願將一生獻於風沙之中，成為研究敦煌文化不悔
的囚徒。

千年敦煌夢
敦煌莫高窟，又稱「千佛洞」，始建於前秦建元二年
（公元366）。相傳，僧人樂僔法師行經三危山下，忽見
金光萬道，宛如佛光遍照，心有所感，遂發願於崖壁開窟
塑（佛）像，第一個石窟由此誕生。其後歷經各朝各代，
石窟建造不絕。至公元1036年，西夏佔領敦煌，陸上絲綢
之路漸趨式微；其後，元代開通北方草原之路，敦煌交通
地位日益下降。至明代劃嘉峪關為界，敦煌便淪為邊陲荒
地，「莫高窟」也在風沙之中沉寂下來。
然而，從前秦至元代，千年營建，積沙成塔，使今存洞

窟490多個，壁畫約45,000平方米，彩塑2,000餘身，規模
之宏富、內容之廣博，幾乎可被視為一部藝術史詩。
試想，古人僅憑一盞燭火、一雙肉眼，懷抱心中圖景，

在幽暗石壁上刻畫出仙樂飄
揚與萬象人間——歷經千載
沉睡，直至第一顆燈泡亮
起，連綿壁畫驟如銀河碎
星，次第浮現，交織出浩瀚
斑斕的宇宙，把一代又一代
的「文化癡兒」勾得魂牽夢
縈，自我流放於繁華之外，
為文明服役。

結緣敦煌
2007年，嗇色園為籌建太

歲元辰殿，特邀已故國學大
師饒宗頤教授題匾。饒公為
敦煌學大家，言談之間屢及
敦煌藝術與經卷。他那廣博

的學問，為我照見敦煌風華。如今，太歲元辰殿天幕環繞
的八尊「飛天」，正是這段善緣的最佳見證。
事實上，我對敦煌學並無研究，但單是管中窺豹，已足
以震撼心靈。然而，愈是了解，愈覺沉重。晚清年間，有
道士王圓籙（道號「法真」）居於莫高窟，其間發現藏經
洞。此後，他奉上一生清沙修窟，清貧到老，將化緣所得
悉數用於石窟。可嘆，他為藏經奔波7載，卻始終未得官
府與學界重視，遂誤以為藏經並無價值。縱然如此，當外
國來客提出購經時，王圓籙仍是拒絕的。但對方卻狡猾地
扮演虔誠信徒，以「知己」身份獲得經卷。而王道長卻因
此背負「倒賣文物」之名。後人論之，毀譽交織。

敦煌中的道教：敦煌石窟清以來佛道交涉研究
對於王圓籙道長，他或許懷着千百般善意出發，卻最終
落入無可挽回的結局。也許只能慨嘆：「命該如此。」然
而，天命縱有所定，人力亦當有所為。既緣起於道門，我
亦願帶領嗇色園，略盡綿力，為「敦煌學」添一分助緣。
2020年，本園委託香港中文大學譚偉倫教授開展「敦煌
中的道教：敦煌石窟清以來佛道交涉研究」，梳理敦煌石
窟中佛、道互動情況，嘗試補足敦煌學相對較少關注的一
環。其後舉辦學術研討會，彙編論文集，並出版《敦煌道
教遺蹟選萃》。書中多幅圖像更為首次以「彩色」公開面
世。
其後，學者們在整理研究成果時，又發現了新的線索，
延伸出「絲路沿線石窟」的課題。惟他們經費不足，只得
懷着幾分忐忑來園相商。對於要否再支持一項新計劃，本
園內部一度意見分歧。經反覆思量後，本人投下了贊成的
一票——學者窮盡年華，守護文明。我們既不能親赴大
漠、埋首卷帙，至少亦應在資源上予以支持。事實上，在
這場文化傳承的事業中，最輕鬆的角色，反倒是出資人
吧！
如今，研究取得初步成果。香港中文大學將於今年4月
21至23日舉辦「道釋相激：絲綢之路沿線文化交融學術
研討會」。譚偉倫教授來函，邀我於開幕典禮致辭。起

初，我曾有婉辭之意，畢
竟這個舞台理應屬於長年
深耕的學者。然而思量再
三，實難推卻教授的誠
意，而我亦期望見證這段
文化因緣的結果。
行文至此，方覺冗長。

敦煌夢繞千年，縱行文萬
千，亦難寫風沙一瞬。最
後，願借昔任敦煌研究院
樊錦詩院長的「莫高精
神」作結：「堅守大漠、
甘於奉獻、勇於擔當、開
拓進取。」——擇一事，
終一生，何嘗不是一種修
行。

家鄉石會鎮準備修志，鎮委書記謝小華請我牽
個頭。主修人員包括石會鄉黨何澤祿、羅凌、吳
錫光，以及黔江文史界同仁鍾良義、喻祖倫等。
大家剛退休不久，有時間，有情懷，身體也還吃
得消，都認為是件好事。一方面，可以發揮治史
資政的作用；另一方面，對搶救史料、賡續文脈
至關重要。石會這方水土，從石會鄉、石會區到
石會鎮，歷來被視為黔江文化的淵藪。但隨着一
批老人相繼離世，以前資料存檔也做得不好，很
多事情就慢慢說不清楚了。現在再不動手，以後
恐怕更難辦。這事兒還得到石會著名鄉賢姚文懷
將軍、袁本樸檢察長的支持，答應出任總顧問。
於是，有關工作就開展起來了。
今年清明節，我回老家待了半個月，除了給先

人上墳，主要就是着手修志的事。一眾主修人
員，與謝小華書記及鎮裏參與這項工作的同志開
了兩次會，討論擬修內容、結構、分工等。我
1985年離開家鄉，外出學習工作，迄今已逾40
年。其間，每年都會返鄉探親，對家鄉經濟社會
發展情況並不陌生，但終究不是親身參與，感受
不深。此次參與修志，竟生出一種故友重逢、別
來無恙的感覺，親切而興奮。
開會之餘，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廣泛查閱文

獻資料，走訪有關人員；二是有針對性地開展田
野調查，考察山形水勢和文史遺蹟。石會鎮地處
武陵山脈腹地，本就峰巒雄奇，溪澗眾多，清明
時節，雨霧纏綿，再加上遊子情懷的加持，山水
景觀呈現出別樣浪漫。我說，考察活動結束後，
一定要寫篇「尋景記」，描述諸般感受。何澤祿
當即提出異議，他說我是石會人，不能叫「尋景
記」，而應是「拾景記」。
腦子裏一下子冒出「朝花夕拾」四個字來。記

得魯迅先生有本同名文集，收錄的文章雖然都是
新創作的，卻無一不是對自己童年、少年、青年
時期所經歷的人和事的回憶。好比早晨盛開的
花，到了傍晚才去摘取，魯迅自稱這些文章是
「從記憶中抄出來的」，是在「離奇和蕪雜」的
現實環境中，通過整理舊事來梳理自己的來路。
朝花夕拾，不僅是對往事的追憶，更是人到中
年，對自己精神起源的一次回眸和剖析。今天，
我以花甲之身，遊走於故鄉山水之間，對兒時司
空見慣的景觀重新「採集」，又何嘗不是如此？
「拾景」之旅，先從清乾隆年間巴縣知縣王爾

鑒主持釐定「黔江十二景」，石會境內獨佔三景

開始。三景之名，自帶詩意：一曰「武陵霧
雨」，一曰「羽人煙鬟」，一曰「鹹溪飛瀑」。
武陵霧雨是當之無愧的主景觀，因為它涵蓋了
石會鎮的整體地形地貌和主要氣候特徵。作為典
型山水小鎮，石會坐擁武陵仙山國家森林公園，
自然環境極好。群峰綿延環峙，山形高聳峻奇，
高峽深谷分布其間，植被豐茂，溪流不絕。山巒
溝壑間，天坑地縫處，雲吞霧吐，風梳雨洗，生
成一片煙波霧海，別有韻味。
領略此景並不難，春生夏長時節，煙雲霧雨聚
散無常，高山之巔、山坡之上、河谷之中，各有
其妙。對這一獨特景觀，是保留原來的名稱「武
陵霧雨」，還是改為「武陵雲海」，討論時有不
同意見。保留說的主要理據是古景之名不宜輕易
更改，以示文化傳承。改名說的主要理據是原名
氣勢不夠宏大，「雲海」比「霧雨」更能反映景
觀的核心特徵，更具文旅價值。民國時期二級陸
軍上將、重慶市長潘文華，曾作過一首七律《武
陵雲海》，大氣磅礡，可為佐證：

百怪千奇不可名 丹青欲畫更難成
雲吞葱嶺茫無影 浪拍長空似有聲
擬學宣尼浮海去 思隨列子御風行
斯來始遂平生願 塵慮紛紛一掃清

羽人山位於石會鎮西部，與武陵山主峰相
對，當地人稱相公嶺，亦稱神仙山。山體突
兀，峰形秀美，怪石嶙峋，連綿數里。煙雨朦
朧中，遠望似無數仙人駕霧騰雲，自天宮而
降，百態千姿，讓人嘆為觀止。亦如仕女髮
髻，嵐霧繚繞，飄渺神秘，故得「煙鬟」之美
譽。待得雲開霧散，山峰高低錯落，異形盡
出，有如群仙面東而立，朝拜武陵主神——真
武大帝。又如老少攙扶，或婆媳私語，或販夫
走卒身背竹簍、手牽豬羊，好一幅閒適市井
圖。清代文士邵塾曾作《黔江十二景集句》，
其中「羽人煙鬟」集陳子昂、李山甫、劉滄、
許洋、李群玉、鮑溶、高駢、周樸各一句，得
詩如下：

平川一望樹依依 風捲煙霞上紫微
山擁翠鬟當戶立 鳥還青嶂拂屏飛
嵐光黯淡迷秋壑 野色溟濛隱夕暉
自要乘風隨羽客 更於何處學忘機

尋找鹹溪飛瀑，頗費了些周折。石會鎮主要河
流為文匯河，其主要支流名老窖溪。據說飛瀑位
於老窖溪上游，一個名叫夾眼塘的峽谷之中，山
深林密，是全鎮唯一可以裸浴而不擔心被人看見
的地方。通往夾眼塘的山路極為陡峭，有不少路
段已被雜草灌木封閉，需刀砍斧削才能前行。我
們一行大多年過六旬，平時並不常走山路，往返
近三個小時，真有些吃不消。不過，沿途景色是
極好的。緣溪而行，水流清澈而草木叢生，兩邊
岩壁高聳，形成峽谷景觀。不時有水流濺落，豐
水期或可成瀑。遺憾的是，目的地的瀑布雖然也
算漂亮，但落差不大，只有十米左右，水量也不
豐沛，顯然難副「黔江十二景」之盛名。同行的
鍾良義嘗了嘗溪水，並無鹹味。
回來後查閱清光緒年間編修的《黔江縣志》，

關於鹹溪飛瀑，有「其水味鹹」的記載，並稱
「鹹溪飛瀑即縣西七十里之鹹溪。懸磴二十餘
丈，瀑布飛流如珠簾玉屑」。其中，有三個信息
點很關鍵：一是溪水味鹹，故名鹹溪；二是位於
縣西七十里，而老窖溪上游距黔江縣城充其量只
有二三十里；三是瀑高二十餘丈，即七八十米的
水流飛瀉而下，其勢遠非夾眼塘瀑布可比。
按位置推論，鹹溪應位於石會鎮以西，與黔江

區沙壩鎮、彭水縣郁山鎮交匯地帶。郁山鎮有條
後灶河，發源於沙壩鎮，至龍溪鄉大岩坎入彭水
縣境，由東南向西北，納灰溪河，至郁山鎮匯入
郁江。郁山因鹽而興，發達的鹽業貿易帶來稠密
的人煙，置縣置鎮達兩千年，而後灶河正處於鹽
礦礦脈之上。沙壩鎮境內的後灶河上游名倒溝
河，沿萬慶大峽谷蜿蜒流淌。峽谷中有多處飛
瀑，郁山至黔江的古鹽道亦穿峽而過。
沙壩以前是石會區下轄的一個鄉，2001年與
石會鎮分設。羅凌曾在沙壩工作多年，據他回
憶，附近確實有「大鹹溪」「鹹井子」之類地
名。由於時間關係，這次沒有去沙壩鎮實地考
察。想當年，郁山鎮對周邊影響力何其巨大，黔
江設景於此，完全可以理解。鹹溪飛瀑作為「黔
江十二景」之一，應該不在今天的石會鎮境內。

上環的永樂街是我不陌生的地方。我同學在此地開蟲草
行，以往常來。一個周六夜，我專程來給一位女排名宿慶生。
壽星叫陳亞瓊，既是我的老鄉，也是我的偶像。中國女排

剛登頂的1980年代初期，我正在川大上學，還與學生會會長
一道去郵電局給姑娘們發祝賀電呢。
抵達永樂街一餐廳，我發現聚點名「筵富」尤為奪目，召

集人Jacky Chong告訴我這是社會活動家施子清的賜字，而
此刻滿堂已是星光熠熠。
李寧來了，他穿着便服，展現的依舊是當年的標誌性笑

臉，依舊是鏗鏘而健碩的姿態。「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與陳大姐及其先生高克寧等寒暄一會兒，他就作揖告辭了。
記得前一次我見到他，是在一個慶功會，當時代言「李寧」
品牌的國家羽毛球隊囊括全部金牌。那時我的身份還是體育
記者。
乒壇名宿李靜也始終在場。他原籍廣東，我們以粵語交

談。李靜與高禮澤搭檔奪得雅典奧運會男雙銀牌後，又在世
乒賽上摘了銅牌。我在克羅地亞採訪過他。「雖有遺憾，但
一枚銅牌也算是一種肯定。」這晚我們挨着坐，李靜這麼提
起。無論是當運動員，或者現在當教練，他給我的印象總
是：虎頭虎腦。一晃快20年了，再見採訪過的人，感覺這份
續緣算是聚會賜予我的福利。
曾經的「亞洲蛙王」陳劍虹也來共襄盛舉。從教練到總教
練，25年間香港游泳隊從業餘體制到專業常訓，他帶領的教
練團隊探索出新路，以何詩蓓為代表的香港泳將躍上世界泳
壇之巔。我發現，陳先生與李靜更喜歡以粵語交流，劍虹
說，初來香港，為了克服語言障礙，他通過周星馳的電影速
成了粵語。
我把藏了40幾年的《中國》畫報、《人民畫報》當成生日
禮物，獻給了亞瓊大姐，表達了自己對中國女排未改的敬仰
以及與這位「女排姑娘」的情緣。兩本雜誌分別記錄中國女
排五連冠輝煌的前兩冠，穿着10號球衣征戰以及拿着獎盃凱
旋的亞瓊躍然其中。「你真有心，跑這麼遠的路！」切完蛋
糕的舉杯時刻，陳大姐特別走到我跟前。我說：「這不算
啥，我經常帶隊去石澳爬龍脊，去西貢走麥徑……這麼喜慶
的日子，更值得跨境！」
「一下子44年了，好快好快！」剛屆七旬的昨日女排功

臣、這晚的壽星難免感慨歲月的飛馳。我在想，「女排精
神」一直是「振興中華」核心價值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伴隨
時代脈搏彈奏着光陰的故事。
坐在對面的兩歲外孫突然「鬧場」，亞瓊迅速走了過去抱
起，局勢立即由陰轉晴。孩兒引發的這一鬧一哄一歡，給整
場聚會演繹了平凡的家味。這一刻孩兒也許只有一種感知：
在「這位熟人」懷裏，「特舒服」。
有鄉親的溫暖，有名宿的敘舊，有佳餚的「助胃」，此趟

永樂街之行，令我樂而不疲。

●卓越兄

永樂街之樂

「唔使問阿桂」的前世今生（2）

●木 木

●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

拾景記（一）

堅守大漠 甘於奉獻
敦煌的探索與守護
●作者：李耀輝（義覺） 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
（筆錄：黃大仙信俗文化館館長 吳漪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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嗇色園黃大仙祠監院專欄

詩 語背後

粵 語講呢啲

豆 棚閒話

●●煙雨朦朧羽人山煙雨朦朧羽人山。。 作者供圖作者供圖

●2018年，舉辦「嗇色園絲綢之旅文化與藝術交流團」，
邀得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藝術顧問駱慧瑛博士隨團講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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